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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4日，沿着一条崎岖的山
路，行程一个多小时，在方山岭头靠
西的一个小坡上，寻访组终于见到
了心神向往的“三队长”之墓。
由于长年无人祭扫添土，此墓

已与周围的草木融为一体。一株可
止血的大青长着宽厚的叶子挺立
着，仿佛在诉说着“三队长”英勇而
滴血的往事。触景生情，寻访组决定
自筹资金为“三队长”树一座墓碑，为
后人留个念想。
“三队长”还没被追认为烈士，
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商榷
后，寻访组确定墓碑所刻的字应为
“‘三队长’之墓”等。在所设计的底
座上，则专门刻着“三队长”牺牲的
经过。对此，生怕与历史事实不符，
一些组员特意几“闻”其稿。
在永康一时找不到品质相对较

好的碑石，寻访组只好找到金竹村
金竹降上村自然村在外办石料厂的
村民杨创。听说要为“三队长”树墓
碑，杨创当即表示愿意赞助，并专门

跑到金华等地，找到品质相对较好
的碑石。
在金竹村金竹降上村自然村生

活的，都是一些上年纪的人，想将树
碑用的五六吨水泥、砂石运往2公里
外的山顶绝非易事。为此，“‘三队
长’寻访组”发起人之一、市和谐思
想研究会会长黄建社，专门请来先
锋救援队。
5月 15日一大早，先锋救援队

队长就在群里唤醒队员们。20多位
队员从西溪镇、永康城区等地驱车
前往金竹降上村自然村。
此时，气温从最初的19℃一路

攀升至36℃，整片山地都显得白晃
晃的，闷热无比。面对赤热的天气，
队员们没有一人退缩。
“加油！向‘三队长’学习！”组员
们挑着水泥、砂石不停地给自己鼓着
劲。30多岁的谢澄杰家住城西新
区，曾在部队里服役，在一次军事演
习中左腿曾被飞来的弹片炸断大动
脉，血流如注。幸好部队医院专门为

他搭接了动脉，才保住生命。当挑了
几担砂石料后，他就感觉左腿开始阵
阵刺痛，几乎瘫倒在地。下山后，队
友们劝他休息，但谢澄杰坚持要为上
山的队友们做后勤，边背着一大袋矿
泉水，边为队友们播放高亢有力、催
人奋进的《一二三四歌》。
“腿吃不消了，你为什么不休
息？”记者问。“做这事，我乐意！”谢
澄杰笑着说。
此时，一些村民和游客为这支

别样的队伍所感动，也加入挑水泥、
砂石的行列。前天下午，金竹村两
委出资请几位村民，将沉重的碑石
等抬至墓旁。
从今天中午开始，一座高1.8米

的庄严墓碑将竖立在青山之中。
“虽然我们跟‘三队长’未曾谋
面，但他永远是我们的亲人。为他
树碑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三队长’寻访组”发起人之一俞月
丹说。她的外公陈宝朝是一位红
军，也是一位烈士。

为“三队长”树碑记
今天一大早，“‘三队长’寻访组”发起人之一的杨岩柱翻身起床，等候着参加“三队长”之墓树碑仪式的人们到来。杨岩
柱是素有“永康井冈山”之称的方岩镇原金竹降上村主要干部，从小时候开始，他就听父辈说，在海拔600多米的方山岭头
西侧埋葬着中央工农红军挺进师的一位“三队长”。

“三队长”是谁？真的是一位红
军吗？
昨日在金竹村金竹降上村自然

村采访时，记者找到了曾一度陪“三
队长”养伤的程廷楼的后裔程志
萍。据她说，如果她的爷爷还在世，
现在大概是102岁了，与“三队长”
交往时，只有十七八岁。
当时，整个永康处在白色恐怖

的笼罩之中，有一支部队跨越千山
万水，悄然进入四面青山高耸的金
竹降上村。
“村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的来
历，起初都怕跟战士们接触。但战
士们一到这里，搭山铺住、挖野菜
吃，不偷也不抢，到村民家中借油米
盐，都要出具借条或付‘银角子’。
渐渐地，大家都感受到这是一支跟
穷苦百姓打成一片的部队。与战士
交往多了，我爷爷就与‘三队长’成
了朋友。”程志萍告诉记者。
其实，这支部队就是由粟裕、刘

英率领的中央工农红军挺进师，曾

活跃在缙云、永康、磐安等地，“三队
长”就是其中一员。
程志萍说：“在一次战斗中，‘三

队长’不幸受伤，被战友背到山色坑
茶籽凹的一个山铺内养伤。白天，
为躲避敌人搜查，他拖着病躯离开
铺子继续发展根据地，一到晚上则
拖着病躯回到铺内疗养。而我爷爷
常送饭菜和草药给他吃，还为他疗
伤，有时候就陪他睡一宿，‘三队长’
则给他讲革命知识。”
1936年的一个晚上，伤有好转

的“三队长”正准备回部队，可不知
谁走漏了风声，趁着夜黑风高，敌人
从方山口村爬上山顶，潜伏在铺边
茂密的草木丛中。
此时，程廷楼扶“三队长”躺在

仅1米左右宽的杂草床上。睡下不
久，他听到一声枪响，迷迷糊糊中就
顺势从铺上滚下伸手不见五指的山
坡。等天蒙蒙亮，程廷楼再爬入铺
内时，只见“三队长”躺在床上，鲜血
浸湿干草，不管他怎么使劲摇晃、叫

喊，“三队长”没再醒来，遗憾地去了
另一个世界。
在一片沉寂之中，青山呜咽、草

木同悲，程廷楼感觉泪水一下子蒙住
了双眼。
当时，挺进师的主力部队已转

战他乡，“三队长”的遗体则随着时
间流逝消融进泥土和草木当中，仅
剩下一堆遗骨。
后来，村民杨文生、程加福等人

来到山色坑，将“三队长”的遗骨轻
轻裹进棕衣内。他们背着遗骨，翻
过几个山岗，来到方山岭头靠西的
一片坡地上，进行垒土埋葬。
听说村里每年以几十公斤粮食

的代价，专门雇了一位村民为“三队
长”守墓。可时间一晃而过 80 多
年，当初守墓的村民早已离世，所谓
的墓也在风吹雨打中渐渐地被夷为
平地。
“据说‘三队长’的老家在江西，
墓正对的远方就是他生前的老家，这
也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吧。”程志萍说。

今年4月22日，一个偶然的机

会，杨文生孙子、原金竹降上村主要

干部杨岩柱谈起“三队长”至今孤坟

零落、未找到亲人的事，引起永康多

位“红二代”“红三代”的共鸣，他们

临时组建了一个“‘三队长’寻访

组”。

四处打听“三队长”消息后，他们

发现在永康、缙云等地，都找到了“三

队长”生前的一些故事或传说。可

见，当时，“三队长”是一位活动频繁

的人。

据有关党史部门所采集的红军

口述材料透露，1936 年 3月左右，

“三队长”在缙云县壶镇镇西施村一

带活动，一条腿不幸被子弹穿过腿

骨，不能动弹，只能在西施村边的山

上躺在山铺里呻吟、待命。为此，部

队专门派了一名军医为他疗伤。

过不多久，红军相关负责人张文

碧根据线报，猜测那名军医有投敌嫌

疑，就派人给家住西施村的一位红军

送去一封密件：要求他把军医带到永

康铜山一带“处理”。可是，这位红军

大字不识，就将密件让军医过目。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看完密件

后，军医就迅速从腰间抽出手枪，将

那位红军和送信的红军打倒在地。

随后，军医落下受伤的“三队长”投奔

驻扎在黄溪滩（现属西溪镇）的国民

党部队。“三队长”不得不让其他战友

背着，往金竹降上村方向撤离。

在缙云，“‘三队长’寻访组”还联

系到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诸

葛蓉。他曾深入缙云山区调查红军

挺进师在浙东南活动的情况。

在住处，诸葛蓉找出了一本纸张

已发黄的调查笔记本。笔记本中，记

录了缙云壶镇红军厉春堂的原话：给

“三队长”治病的军医姓李，“三队长”

来自江西。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三队长”

实现“回”部队的遗愿，金竹降上村的

好心村民专门找到已任浙江省军区

司令员的张文碧。

提到长眠在方山岭头的“三队

长”时，张文碧表示确实有此人，“三

队长”来自江西，但具体江西哪个地

方人，叫什么名字，他已记不清楚了，

实在很难查得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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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组为“三队长”树碑过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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